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

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

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

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

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

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

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

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

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

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

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

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

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

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

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

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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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很高兴向读者们推荐这本用途广泛而又文辞优美的小书。它不仅引人

入胜,更兼开卷有益。比方说,这本书有些章节专注于证据问题,这对于每一

位渴望获得那与无论何种事实都丝丝相关的真理的人,且对于历史专业的研

究者而言,都会是有所裨益的。任何人读了它就会发现,对于历史学家而言,

历史并不只是文学的一个有趣的分支,毋宁说是文学的一个令人费解的分

支。一本历史书,文学批评家有可能认为它是“耐读的且有趣的”,但它并不

必然就是好的;它也不会因为它对文学批评家来说似乎是“难以卒读的或读

来乏味的”,就必然是坏的。事实上,文学批评家已经开始发现他们自己读一

部历史,就像读一篇关于数学或语言学的专题论文一样,其本人是要担些风

险的,而且他们还无法判断那部历史是否有价值。唯有专家方能评价那部历

史。我们的作者们与摩尔斯·史蒂芬斯先生(Mr.MorseStephens),并与现

今绝大多数的学者们是意见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伦理判断的形成和表

达———比如对盖乌尤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JuliusCæsar)或恺撒·波几

亚(CæsarBorgia)的赞许或谴责———并不是一桩历史学家研究领域内的

事。〔1〕 发现这种情况,将很有可能令某些人大吃一惊。历史学家的工作,是

要从那些他所关注的人物和情势中找出所能知道的事实;并在他的读者面

〔1〕 摩尔斯·史蒂芬斯(Mr.MorseStephens,即 HenryMorseStephens,1857—1919),美国历史学家;盖
乌尤斯·尤利乌斯·恺撒(CaiusJuliusCæsar,公元前100—公元前44),罗马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恺
撒·波几亚(CæsarBorgia,1475—1570),意大利军人和政客,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曾出征北部意

大利各城邦,以凶狠残暴为人所痛恨。另,本书脚注皆为中译者所加。———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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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以一种晓畅明白的形式陈述他所能确定的事实;最终,厘清并努力查明他

所确定的那些事实能够带来何种科学的用途。伦理,就其道德训诫层面而

言,是完全外在于历史学家的工作。事实上,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Mr.

LangloisandSeignobos)是为那些“打算以一种用某类科学方法来规划或完成

历史著作的观点来处理文献(特别是书面文献)的人”而写作的。两位先生勇

敢地把历史视为一项科学的追求,并竭力向那有意从事这一人类学科学分支

的研究者,毫无保留地阐明这些最好的和最可靠的观察方法。他们两位谦逊

地把他们的小书称作“一篇讨论历史科学方法的文章”。今天,有些聪明人或

诚实的人,正高兴地浪费着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非科学地观察天空的时间,并

且把他们自己那些未经核实的和随机的观察作为可确信的东西而记录下来。

对此,他们两人十分大胆地展望在不久的某一天,聪明人或诚实的人将绝不

敢非科学地撰述历史。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历史,历史都必须被科学地研究,而且在研究者面前,

这不是一个风格问题,而是一个精确性的问题、全面观察的问题、正确推理的

问题。赫胥黎(Huxley)、达尔文(Darwin)和克利福德(Clifford)已经指出一

本书可以是好的科学而且还是好读的。真理,有时候即使她没有俗气地用各

种奢华的修辞饰品来装扮,也被认为是可接纳的。当然,她的真正追求,许久

以来都被认为是艰巨的但却是非常迷人的。全部的发现(Toutetrouvaille),

正如我们的作者们正确评述的,带来一种享受(procureunejouissance)。

大量的垃圾已经阻碍了知识的进步,清理出道路来将是一种直接的受

益。历史必须以一种科学的精神来从事,就像从事生物学或化学研究那样。

正如瑟诺博司先生所言:“如今,人们不再局限于在神学模式下讨论历史中的

神意理论。然而用超验的原因来解释历史事实的倾向仍然存在于那些更为

现代的理论中,在这些理论中形而上学表现为科学的形式(Onnesarrêteplus

guèreaujourdhui discuter,soussaformethéologiquelathéorie dela

ProvidencedanslHistoire.Maislatendenceexpliquerlesfaitshistoriques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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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causestranscendantes persiste dans desthéories plus modernes où la

metaphysiquesedéguisesousdesformesscientifiques)。”我们一定要及时避开

那各种古怪的黑格尔主义。黑格尔主义“在其世俗的伪装下,潜藏着古老的神

学终极因理论(theologictheoryoffinalcauses)”;或者伪爱国主义的假设,即

“历史的使命(天职[Beruf])属于特定的人或人群”。这类对历史事实的探研,

只是罗列出“各种部分的和间歇的进步,而且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理由可使我们

把那些进步归之于内在于共同人性中的某种永恒的原因,而非那一系列的局部

偶发事件”。这类研究连对那报纸上关于人性必然会不断进步的流行学说都不

会有所裨益。历史学家的道路像班扬(Bunyan)〔1〕著作中主人公的天路一样,

仍然毗邻着各种陷阱并有着各种妖怪的滋扰,尽管可确信他的大敌们是残废的

而且有一两个还被杀死了。不过,正如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不时暗示地,

历史学家也有他自己的弱点要去战胜,或者至少要克制住。比方说,“几乎所有

的初学者都有着一种令人恼火的倾向,即突然出现许多离题万里的段落,堆砌

起与主题毫无瓜葛的反思和信息。如果他们认真思考一下,他们将认识到这种

倾向的起因是低劣的品味,一种天真的自负,有时是一种胡思乱想”。再比如,

“打算给大众看的历史著作有着种种缺憾……是普及者们糟糕的文学训练准

备不足的结果”。这是一条多么令人钦佩的批判啊,它也针对着那种独特的

德国式缺陷(有一处并非如此,然而,别的地方不得而知),那种缺陷植根于

“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中,他们为学者们所写的专著是值得高调赞誉的,而当他

们为公众写作的时候,却表明他们本身有着严重违背科学方法的倾向”,正是

这种倾向使得凡是在他们决心激发公众强烈情感的地方,“当它是一个处理

细节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审慎的和详尽的,而当他们到了要阐述一般

问题的时候,像大多数人一样,就沉湎于他们自己的天然倾向中了。他们偏

袒,他们谴责,他们赞扬,他们粉饰,他们美化,他们允许自己把个人的爱国主

〔1〕 班扬(JohnBunyan,1628—1688),是和莎士比亚齐名的、同属英国文艺复兴后期的著名作家,著有《天
路历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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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伦理的或形而上学的意见纳入考虑范围。总而言之,他们以其天赋的

才华,投身于创作一件艺术品的任务,如此行事,使得他们中那些才智平庸的

人变得荒谬可笑,而那些天才人物的聪明才智也被他们那急于获得效果的渴

望损害了”。

另一方面,当学生们因对条顿入侵者(Teutonicoffender)被给予了尖锐

的责骂而欢喜不已的时候,学生们也被告诫不要犯那种错误,即认为“只要历

史学家能够说清自己的意思,那么他就有权采用一种有缺憾的、低级的、草率

的、或者滞涩的风格。……有鉴于他必须尽力去描述的那种现象的极端复杂

性,他没有胡编乱造的特权。但是他总该写好点,不要俗气地每周一次的用

特别华丽的饰语来装点他的文章”。

诚然,本书中诸多言论已是耳熟能详的了,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书,历

史研究者们会从中发现那类编排有序更兼实际有用的指导汇编。有几处,

人们会自我感觉与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的意见不同,但这主要出现在

他们论及理论的地方。就实际工作现状而言,人们会发现自己几乎与他们

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不太了解历史在英国、加拿大或美国被教授和研究

的方式,这一点也并非是应用他们这本书的障碍。比照他们定下的规则,研

究者也许可享受着从英语读物中找到他自己的例证的快乐。研究者可把他

们对错误推理和谬误实例的告诫,与在边沁(Bentham)那篇要而不繁的文章

中所阐发的那些相比较。那篇文章显然他们两位不知道。研究者们肯定会

明白,在英国,我们在历史学中已经向法国人学了很多。法国的档案不如我

们的好,但是他们不但注重保存他们当地的和外省的文献,而且注意保存他

们民族的和中央的记录。他们还对他们的档案保管员进行正规培训,根据日

历来编制索引,这样做使得所有未遭破坏的革命前文献中的时间和事件唾手

可得。尽管我们后来在牛津、剑桥和伦敦确立起了古文书学、古抄本学和文

献学的规程———这些规程构成了档案学家和历史研究者的初级训练———但

我们也只是有一所好一点的中央档案馆。而且,该馆根据日历来编制大宗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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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入藏的和逐月增加的文献的索引,但所用的各种方法却是很不充分的。我

们需要的更多:我们必须有受过训练的档案学家来保管的郡档案。在我们能

被高兴地认为对于历史做得和背负重税的法兰西民族一样多了,而且对于在

科学上合理有效地花钱———更确切地说是在省钱这一点上———有着充分的

信心之前,为了能有专业的、详尽的调查及发现的完整报告,简明参考目录等

等,我们必须有更多受过训练的档案学家。这些档案学家要能够自主配备卷

宗副保管员(theDeputyKeeperoftheRolls)。我们也必须有诸如文献学校图

书馆(BibliotéquedelÉcoledeChartes)之类的工具。

对于那些感兴趣于历史教学的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所出现的最发人深

思的一个帮手。有一块黑板、一份原文(比如现在便宜的那种),或者一本教

科书(例如斯塔布斯[Stubbs]、普罗瑟罗[Prothero]或加第纳[Gardiner]

的)〔1〕、一本地图册,以及到一所像模像样的公立图书馆和一间具有平均水准

的地方博物馆的出入证,那已经谙熟了历史教学意图的教师,对于任何一次

引人关注的问答式讲座,或者面向成人或年轻人的博览会,都决不该是茫然

无知的了。

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这本书的实践部分,绝非不重要。实践部分是

他们对教师不断吁求去面对的那些日常问题所给出的思考结果。大学应该

培养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的绝大部分———尽管这一点并非必然———但

历史仍不能心安理得地在中小学中被忽视。在大学里,对历史进行严肃研究

是可能做到的,但这很有可能是导致历史系盛行开来的较小的外在诱因。不

过,恰恰在这种流行中,对于各种要共同努力完成的事情,有着一个巨大的机

遇。这个机遇不仅会使得研究进程更完善,而且还会清偿掉巨额欠债,即那

由我们来安排对这个国家的错误史料进行分类和查验的巨额欠债。

〔1〕 斯塔布斯(WilliamStubbs,1825—1901),英国历史学家,牛津主教,著有《英国宪政史》等;普罗瑟罗

(GeorgeWalterProthero,1848—1922),英国历史学家,曾任《评论季刊》主编,参编《剑桥近代史》等;
加第纳(SamuelRawsonGardiner,1829—1902),英国历史学家,其首次根据大量公私档案写成一系列

英国革命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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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正如我们的作者暗示的)与政治家结盟太深了。历史学家把

他的知识用作鼓吹美国民主制、普鲁士绝对主义、法国奥尔良派反动立场等

的素材(英国的读者们将很容易地回想起在他们自己的同胞们的著作中的各

种例证)。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历史学家将不得不亲自与物理科学的研究

者们结盟。历史学家所拥有的方法,和物理科学研究者们的各种方法相比,

是共性多多的。历史不是爱国主义,不是宗教,不是艺术,而是真理的获得,

获得真理是且必须是历史学家的唯一目的。

但也要铭记在心的是,历史是文化的一件绝妙工具。因为正如我们的作

者所指出的,“历史调查的实践和方法是一项极其有益心灵健康的追求,这种

追求把心灵从轻信的弊病中解救出来”,并且在其他方面,把历史强化为了一

门学科。尽管严格说来为此目的,如何最佳程度地运用历史在某些方面依然

是未知的。毕竟,这是一桩更多涉及教育(Pædagogic)和伦理(Ethic),而非历

史研究的事情。尽管很清楚地,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没有忘记思考这一

问题。

在学校和年轻人接受培训的地方,通过把诸如普鲁塔克(Plutarch)的《名

人传》(Lives)这样的书不当做历史(它们从来没有被这样打算过),而是当做

伦理教科书,作为公开的或私下的行为的范例,人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这

样做可能会得到某些东西。〔1〕 尽管指望通过历史学家的事实得出伦理研究

者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但历史学家恰恰是在给伦理研究者提供了素材。这些

事实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被当做历史的。比方说,不管拿破仑在雅法(Jaffa)的

行动或者纳尔逊(Nelson)在那不勒斯的行为是对还是错,这都不是一个历史

学家的问题;那是一个由伦理研究者或宗教的教义学者(dogmatist)来决定的

问题。历史学家所不得不去做的全部,就是要从证据的矛盾中得出他所能得

〔1〕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罗马帝国早期的希腊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
和《道德论集》等。《名人传》(Lives),即《希腊罗马名人传》,现存50篇,其中46篇以类相从,是名符其

实的对传。用一个希腊名人搭配一个罗马名人,共23组,每一组后面都有一个合论。其余四篇则为单

独的传记,不作对比,也没有合论。



致读者 7    

出的结论,并且确定是否拿破仑或纳尔逊做了他们的敌人所谴责他们的那些

事。如果历史学家不能得出事实,那么他要做的就是陈述可能性,以及使他

倾向于肯定或否定偏好的原因。

至于一种“历史哲学”的可能性———一种真正的历史哲学,而非长久以来

已经被科学的研究者们所质疑的各种笑柄———读者将在本书的结尾及其之

前的若干章节中发现一些意味深长的评论。依照我们的作者们的观点,本书

没有那种不合理的乐观主义。“很有可能,遗传性的差异已经为判定事件出

了把力;以至于部分地,历史的演化是由生理学的和人类学的原因造成的。

但是历史没有提供任何值得确信的进程,而通过这种过程,也许有可能确定

那些人与人之间的遗传性差异的行为”。换言之,历史始于诸多种族,每一族

都被“赋予”了许多特性,这些特性使得他们“倾向于行动”,即那在相似的压

力下多少有些差异的行动。“历史只能掌握他们生存的条件”。瑟诺博司先

生所谓的终极问题———演化仅仅是由变化的条件产生的吗? (Isevolution

producedmerelybychangedconditions?)———根据他所言,必定依旧无法被历

史的合法进程所解决。研究者也许把这种见解作为他的那种促使他如此写

作的证据观而加以接受或抵制。无论如何,瑟诺博司先生已经通过各种十分

明晰的术语放弃了讨论的基础。

对于这部联手之作的构成,我们被告知,瑟诺博司先生特别关注涉及到

理论的章节,而朗格诺瓦先生则特别关心那些论及实践的部分。两位作者已

经证明了他们的能力———瑟诺博司先生在现代史领域内的辛勤劳作已经获

得了广泛赞誉,而朗格诺瓦先生的《历史文献学手册》(Hand-bookofHistoric

Bibliography)已是一部标准教材,并且有望传世。我们感谢他们两位,因为他

们努力做到清楚确凿,而且他们坚决地不回避他们遇到的任何困难。他们合

写了一部研究者们将用得着的,并且要依据研究者们对其的应用来进行评价

的手册,一部将挽救诸多混乱思想并节约大量损耗时间的书,一部以严正的

态度写就的赋予了其读者灵感的书。我们肯定会赞同瑟诺博司先生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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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但却几乎不能接受朗格诺瓦先生的辩护,例如他为论战的各种粗暴方

法的辩护。那些粗暴方法是神学家和文法学家传下来的恶的遗产;而且,那

些粗暴方法往往抹黑真理并削弱那些专注真理的人的力量。尽管有可能在

阻止冒牌货们“从事(takingup)”历史学上,这些野蛮混战的间接作用有时会

有点儿用,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任何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正确的正面例证。可以

说,朗格诺瓦先生和他那杰出的合作者正是充分意识到了他们自身易犯错

误,所以已经对他们的批判准则和座右铭有所增补,最大程度地纠正了他们

会顺道陷进去的某些错误。诗人告诉我们,声誉之堂(HouseofFame)不是一

处比代达罗斯迷宫(DomusDedali)本身更加令人惊奇且古雅别致的房子

吗?〔1〕 倘若他们两位不时地要被那永无休止的喧嚣声和那极具欺骗性的绝

妙动议弄得犯好一阵子傻,且被那对据以提出论点的史料所进行的连续不断

的校验和核查搞得疲惫不堪,他们这两位诚实的历史学家难道不可被原谅

吗? 至少,从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那里,研究者将学会在对一个精心选

择的重要历史问题进行探研的时候,绝不应怜悯他自己的短处,毫不分让出

任何痛苦,也不应吝惜任何时间和精力上的耗费,并且学会盯着做手头的小

事情,要做得十分彻底以至于不需要再做一次。

此处,略 而 不 提 伯 伦 汉 博 士 (Dr.Bernheim)〔2〕的 《史 学 方 法 论》

(ExpositionofHistoricMethod)或者《历史方法教程》(Lehrbuchderhistorischen

Methode),这会是不公道的。这本书被我们的作者们十分公正地予以了赞扬

并援用,但我相信,《史学原论》这本小书作为一本针对本学科并打算供英国

或北美的研究者们所使用的导论,它将被发现是一部更方便、更实用的著作。

根据经验,我敢放言它对英国的历史研究者们的价值,而且我知道对许多教

〔1〕

〔2〕

此处典故出自英国诗人乔叟(GeoffreyChaucer,约1343—1400)的长诗《声誉之堂》(TheHouseof
Fame);声誉之堂(HouseofFame)为声誉女神居所,是各种消息云集的地方;代达罗斯迷宫(Domus
Dedali)指传说中雅典的代达罗斯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国王所建迷宫。乔叟在长诗中说代达罗斯的所

谓迷宫连声誉之堂的一半奥妙也比不上。
伯伦汉博士(Dr.Bernheim,即ErnestBernheim,1850—1922),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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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来说,以它当前的形式它会是受欢迎的。

假如为了一群想象中的公众们的方便,通过变换本书的例证,修改本书

的卓越谋篇,此处或彼处的删削雕饰,“改编(adapt)”这本书将会是很容易的。

但是为了给英国的读者们提供这部就和它以法语面世时一模一样的手册,精

华部分已是圈定不变的了。当然,人们更愿意去读朗格诺瓦先生,一位有经

验的教师和一位可信赖的学者,在尚无定论的某一点上的所思所想,而非某

些读毕其书的英国“改编者”出于各种目的而提出的观点,更别提假设他是一

位面向英国的研究者们讲演的英国人,他可能会说到的东西了。当前的译者

希望为本书赢得比其法文原版要更广泛些的公众,我赞同这桩好事情。而且

我知道(尽管我没有把英译本和法文本从头到尾逐页比较),译者竭心尽力忠

实地介绍他的作者,所以我向读者推荐他这部忠实之作。

F.约克·鲍威尔〔1〕

奥利尔学院,牛津,1898年7月

〔1〕 F.约克·鲍威尔(FrederickYorkPowell,1850—1904),英国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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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标题简洁明了。然而,有必要略述一下我们的目的有哪些,以及

它不是什么;因为在这同一个题目“史学原论”之下,许多大相迥异的书已经

出版了。

我们的目的不同于 W.B.博伊斯1,他是要给初学者和没有多少闲暇时间

的读者们提供一份普通历史纲要。

给浩如烟海的所谓的“历史哲学”的文献添加上某款新条目,那也不是我

们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不是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思想家们,把历史变成了他

们冥思苦想的主题。思想家们探索着历史的“种种相似(analagies)”和它的

“各条法则(laws)”。有些人认定他们自己已经发现了“支配着人类发展的法

则”,并由之“把历史抬升至实证科学的队列”。2 这些宏大的抽象建筑物,不仅

使得普通大众,而且使得睿智之士都产生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先天的(apriori)

猜疑。最新的弗斯泰尔·德·古朗治(FusteldeCoulanges)〔1〕传指出,古朗治

对待历史哲学是严格的。就像实证主义者看待形而上学那样,古朗治认为这

些体系是令人讨厌的。对也罢错也罢(毫无疑问,是错了),历史哲学并没有

被博闻广识、细心审慎的人们单独呵护着得出生机勃勃、可靠健全的判断,而

是堕落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历史哲学这一主题在本书中将毫无容身之所。

明白了这一点,读者们将恢复信心———或者失望,视具体情况而定。3

我们打算检查历史知识的条件和方法,阐明它的特点和限度。就过去本

〔1〕 弗斯泰尔·德·古朗治(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着重研究古代的社会制度,著有《古代城市》、《法
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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